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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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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基金资助、
技术指导和跨国倡议网络等多种方式，培训专业性的反抗力量，变革乃至

颠覆中东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促进中东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中东

地区民主化进程，为政治反对派的抗争活动创造宽松环境。 在中东剧变

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特点体现为调查并曝光侵犯人权的行为；
充分发挥网络的动员功能；诉诸国际司法，将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影响西

方国家舆论和外交决策；依据自身政治偏好主动设置敏感议题；难以摆脱

其背后的西方政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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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对区域和全球政治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

国际人权合作、监督政府履行人权保障、缓和地区冲突、推动国际环境保护和人道主

义救援等领域异常活跃，①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言人”的趋势日益凸显。②

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动荡和冲突地区的国家是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

重点关注对象。 一方面，人权、安全和发展已成为联合国最关注的议题，也是国际社

会普遍的道义价值；另一方面，一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通过自身优势和强大的跨

国倡议网络，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务。 西方学者大多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认为“各国人权发展不应存在过大差异”，“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推动全球人权事业

快速发展”③。 入江昭（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玛格利特·凯克（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ｅｃｋ）等学者指出，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促进了全球人权文化的同质性发展”。④ 与此同时，马
克·穆图（Ｍａｋａｕ Ｍｕｔｕａ）等西方学者则对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持批评态度，认为“国
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对人权的关注，更多的是侧重于政治层面，而非经济社会层面，并
把西方的价值观强行推送到世界各地”⑤。 发展中国家学者普遍对国际非政府组织

持谨慎的度，如兰密施·塔库（Ｒｅｍｅｓｈ Ｔｈａｋｕｒ）等认为，“西方人权非政府组织是西

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的一颗棋子，本质上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⑥ 中

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黎尔平、李开盛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西方非政府人

权组织代表的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以维护西方人权价值为主要动机”⑦。
近年来，无论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和缅甸密松水坝

事件中，还是在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和中东剧变中，都能看到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活跃的身影。 本文通过研究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剧变中的行为特点及其影

响，考察理解“阿拉伯之春”的外部成因，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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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日益碎片化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日趋扩

大，其中一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如“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６９ 年）、“大赦国际”（１９７７ 年）、
“人权观察”（１９９７ 年）、“无国界医生”（１９９９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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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对方略提供思路。

一、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

要考察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剧变中的角色定位，首先需要了解其自身的

性质与发展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游离于政府公共权力部门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
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①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政治

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

利的独立组织”②。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能包括：监督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文

书实施，定期和不定期发布世界各国的人权发展状况，成立专家小组研究国际人权

标准，监督世界各国人权保障的实施情况，派遣调查团调查具体的侵权问题并促使

其纠正以及开展人权观念舆论宣传。③ 克劳德·维奇（Ｃｌａｕｄｅ Ｅ． Ｗｅｌｃｈ）认为，国际

人权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世界五大类人权发展问题：非政府组织有关人权最主要的

实现目标；设置和主导这些目标的主体；实现这些人权目标的战略；人权战略网络中

可资利用的资源； 人权的实现效果评价。④ 目前， “人权观察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⑤和“大赦国际（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⑥是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此外，“自由之家（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国家民主研究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 第 三 世 界 反 对 剥 削 妇 女 运 动 （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非洲权利（Ａｆｒｉｃａ Ｒｉｇｈｔ）”、“保护少

数民族权利组织 （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支持人权律师委员会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ｙｅｒｓ）”等地区性人权非政府组织也具有一定影

响力。
当前，国际社会跨国倡议网络活动日益频繁，其行为事实上已导致国家与市民

之间的分隔界限日趋模糊，通过议题设置、促使目标行为体话语承诺、引发程序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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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金和：《颜色革命与美国》，载《成都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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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ｂｈａｎ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ｅ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９， ｐ． ２６７．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Ｋｏｆｉ Ａｂｉｅｗ，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１９９８， ｐ． ７０．

Ｃｌａｕｄｅ Ｅ． Ｗｅｌｃｈ Ｊｒ．， ＮＧＯ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 １．
“人权观察”组织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以调查、促进人权问题为宗旨。 早期名为“赫尔

辛基观察”，其职能主要为监视前苏联对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情况。 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曾以“观察委员会”的
名义介入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 １９９８ 年，各地区委员会纳入“人权观察”的统一旗帜下运作。

“大赦国际”于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成立，是一个负责监察国际上违反人权事件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其成员

由世界各国民间人士组成。 当前，“大赦国际”在全世界的会员数量已超过 ２００ 万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权组

织。 该组织奉行并推广《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际法的人权法则，主要工作为“预防及终止肆意侵犯身体及精

神方面的健全、表达良心以及免受歧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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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化、进而影响倡议行动目标。 “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作为典型的倡

议网络型非政府组织，虽然不直接提供具体的制度性产品，却在为国际社会人权治

理领域提供制度性、规则性、政策性的公共产品而活动。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跨
国倡议网络中统治地位”①的确立经历了长期的过程。 １８２３ 年成立的“英国及外国

反奴隶制协会（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人权

非政府组织。② 一战前，围绕战场受伤人员救护的国际红十字会曾密切关注国际人

权事务，当时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是按照特定议题而设立，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权非政

府组织存在差别。 一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进入

快车道，仅 １９１９ 年新成立的地方性常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数量就达到 ４０ 个。③

二战后，在《联合国宪章》第 ７１ 条的制度安排下，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开始享有一定

的法律地位，遂广泛开展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尤其是其倡导的各种社会运动，
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地区局部冲突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日益增

多，人道主义干预兴起，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显著增加。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仅在联合国获得咨询地位的就多达 ４１０ 余个。 随着

“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等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国际人权等领域的国际治理参与度日益提升，在很多国际

重要场合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对政府间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④

表 １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成立时间与数量

年份 １８２３ １８３９ １８９２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４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数量 １ １ １ ０ ０ ３ ２ ６ ９ １９ ２３ ２８ １０ ５ ３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整理而成。

总体来看，一方面，当前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完善国际人权领域治理结

构、制定国际人权公约、监督国际人权法在世界各国的贯彻落实以及开展国际人权

司法救济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它也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重要“传播者”，其
相关活动在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转变为颠覆现有社会体系的力量，这
在中东剧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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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ｕｒｒａ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 ２４０．

Ｐｅｔｅｒ Ｗｉｌｌｅｔｔｓ， 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ｐ． １５．

Ｊｅ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ａｖｏｙ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ｅｓ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 Ｎｏ． ３， １９９９， ｐｐ． ５０１－５２４．

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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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参与中东剧变的主要路径

中东地区一直是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重点活动区域，①这些组织的活动促进

了中东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地区民主化进程，通过基金资助和跨国网络培

训了专业性的抗争力量，为政治反对派的抗争活动创造了宽松环境，在一定程度上

打破了地区国家传统的威权治理体系。
第一，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打破地区国家传统话语禁锢，塑造政治变革的新人

权话语体系，形成有利于变革的人权话语环境。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人权领域拥

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居于国际人权活动领域的话语制高点，有利于形成对舆

论话语的操控。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组织加大

对中东地区人权事务的关注和介入，各自发布年度性中东地区人权报告，使得地区

人权话语的外部环境逐渐走向宽松。 在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压力下，中东国

家相继颁布《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 （Ｃａｉｒ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
《阿拉伯人权宪章》（Ａｒａｂ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等重要人权文件。 这些人权文件

打破了中东伊斯兰国家传统的人权话语禁锢，促进了当地人权观念的普及，为地区

人权发展和各层级的政府人权组织的建立提供了人权理论框架体系。 例如，突尼斯

人权行动人士在“大赦国际”等组织帮助下成立的“突尼斯人权委员会”，被视为“冷
战后马格里布地区唯一始终如一地发出保护人权和抗议人权受侵犯声音的组织”②。
在埃及，人权非政府组织③发展迅速，其中既有传播西方人权思想、鼓动埃及民众“走
出家门”、“把暴君赶走”的“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和“开罗人权研究所”等组织，也
有 “人权法律研究和资源中心”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权机构。 埃及学者艾曼·奥克

尔（Ａｙｍａｎ Ｏｋｅｉｌ）指出，人权非政府组织对埃及的政治格局、政治走向和政治话语环

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前就已十分明显，在此后埃

及剧变和持续的社会动荡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④ 在中东剧变期间，“人权观察”
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主要奉行的行动策略就是将人权价值转换为大众话语，即以

普通穆斯林民众能够理解的文字和图片语言编制并发布人权报告，将抽象的人权话

语转换为人权观念加以普及，向民众灌输维护自身政治经济等权利的意识。 “各种

·５６·

①

②

③

④

自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大赦国际”、“人权观察”、“阿拉伯人权组织”、“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等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剧变中表现活跃。

Ｓｕｓａｎ Ｗａｌｔｚ，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３９．

埃及国内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主要有：埃及人权组织、开罗人权研究协会、人权法律研究和资源中心、艾
斯尤特人权协会、埃及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等。 其中，１９８５ 年成立的埃及人权组织拥有 ２３００ 名会员，在全国 １７
个省市设有分支机构，是埃及国内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

王震：《它们一直在行动：中东剧变中的 ＮＧＯ》，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 期，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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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非政府组织不仅要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要参与中东地区民主话语建设，营造宽

容的人权发展环境。”①中东剧变期间，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要求实

现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口号，正是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长期影响地区国家民众人权

观念和意识的典型表现。
第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以倡导公民社会为手段，扶植进行政治抗争的反对

派力量团体。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与中东地区各类非政府组织以推

动公民社会发展为名，引导穆斯林民众对社会发展进行重新审视，提升民众对民主

本土化的意识与诉求。 “国内各种人权非政府组织构成一个重要的媒介推动力量，
通过这些组织，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团体提出变革新要求，这种变革不仅包括参与者，
而且也包括政治话语的内容和规则。”②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客观上以推进政治民主化

为政治口号，为更多具有党派性质的反对派团体提供了融合发展机会。③ ２０１３ 年，埃
及一家受西方支持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将警察虐待犯人的视频上传至 ＹｏｕＴｕｂｅ 网站，
引发埃及民众上街抗议。 据统计，２０１１ 年仅“国家民主研究所”就在埃及开展了 ７３９
次短期培训，举办“非暴力抵抗”讲座，前后接受培训的人数高达 １３，６７１ 人。 该组织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人权申诉等活动组织集体游行，通过“脸书”等社交网站分

享“抗议经验”，如何就争取自身“权利”与政府讨价还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美国总统奥

巴马 ２００８ 年竞选团队负责人西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ｍｏｎ）曾赴开罗对“埃及民主研究会”成
员进行专门的人权项目培训。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埃及成立了 ３６ 家本土非政府人权

组织。 在中东剧变中，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视自己为潜在的组织力量，号召社会各阶

层提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诉求，有力地改变了现有社会体系。 具有欧美国家背景

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埃及、利比亚、约旦等中东国家实施“民主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④通过培育当地青年的“人权保护意识”，逐渐发展出反政府的政治抗争群体，
这些青年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府，要求“实现美好人权”与“自由民主”。 一位曾接受

过美国人权非政府组织培训的也门青年活动者表示，“培训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我

之前认为变革只能通过武器和暴力才会发生。 现在看来，和平抗议和其他非暴力手

段也可以达到目的”⑤。
第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推动民众加大对民主化的需求，提高民众的政治意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ｉｎａ Ｚａｆｅｒ，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ＮＧＯｓ Ｊｕｓｔ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Ｉｔ，”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ｕｎｃ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ｒｕｎｃｈ．ｃｏｍ ／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ｋｅｎ＝Ｔ５２ｃＩＰ５５Ｖｉ８８ＷＥＱｋ１ＤＤＶＵＯＸＳｗｙ
ｋＴｐｌＳｊＭＵｍｏＤＡ１ｅ＆ｑ＝Ｄｉｎａ＋Ｚａｆｅ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Ｓｕｓａｎ Ｗａｌｔｚ，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１９９１， ｐ． ５０４．

Ｊｉｌ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１９９４， ｐ． ４３９．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ｕｒｒａ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 ｐ．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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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民主权利觉醒，对执政当局的政治改革进行施压，在整个社会形成有利于政治

剧变的主观愿景。 “西方世界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使地区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

潜在催化剂，从而解救独裁政权，使威权政体转向民主政治。”①二战后，阿拉伯国家

纷纷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了威权体制。 截止到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
门、叙利亚的威权体制已持续三四十年，相似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使
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无力推动民主化发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人权非政府组

织通过与当地非政府组织进行跨国互动，促进当地民众尤其是草根阶层民主意识的

形成和民主诉求的伸张。 经过多年宣传，阿拉伯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对人权保护的价

值诉求、对自身民主权利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已成为一种趋势。② 战后西方民主

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政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这同经济

发展滞后、民众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 “中东地区

民众更加积极地追求诸如埃及‘阿拉伯人权组织’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信仰的

权利，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权利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③客观来说，西方殖民统治对很

多阿拉伯国家来说仍历历在目，使这些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短期内较难实

现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政治民主。 中东国家人权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宪政民主”、“保
护人权”、“反对腐败”、“公平正义”等社会改革诉求，提升了地方民众的民主诉求，增
强了推动改革的愿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执政当局应对社会变革的压力。④

总部设在开罗的中东门户项目（ＭＥＮＧＯＳ）的宗旨就是利用互联网资助在中东国家

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知识和信息网络促进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人权的发展。⑤

第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通过文化和宗教渗透，引发中东国家精英和民众对

本土文化及宗教价值的怀疑，冲击地区国家思想体系，降低社会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人权非政府组织“传播的民主思想，与当地长期形成的传统威权思想相互排斥”⑥。
“自由之家”、“国家民主研究所”等组织帮助中东国家所谓的“民主力量”搭建起具

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和传播西方人权思想的文化机构，通过各种活动影

响当地民众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念，⑦引发思想混乱。 针对埃及等中东国家出现的

官员腐败、侵犯人权、司法不公等问题，本地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利用传统媒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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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ｒｉｓｔａ Ｍａｓｏｎｉｓ Ｅｌ⁃Ｇａｗｈａｒｙ，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ＮＧＯ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１４， ２０００， ｐ． ３８．

Ａｂｕ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ｎ⁃Ｎａ􀆳ｉ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 ３， ２００１， ｐ． ７０９．

吕耀军：《中东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特征与挑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７ 页。
王震：《它们一直在行动：中东剧变中的 ＮＧＯ》，第 ４６ 页。
闫文虎：《中东非政府组织及其影响》，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１ 页。
Ｓｈａｒｏｎ Ｌｅａｎ，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７， ｐ． ２９６．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ａｕｓｃｈ，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Ｍａｄｒｉｄ：

ＦＲＩＤＥ， ２００９，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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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道，开辟网络平台使民众参与讨论，丑化当地政府和政党，使事件发酵并对整个

社会形成负面影响。 “面对西方人权非政府组织鼓吹的所谓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

价值，一大批中东地区文化精英群体在民族传统和西方主流价值之间出现认知混

乱，甚至丧失了对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判断。”①在中东剧变中，多数阿拉

伯文化精英出现“集体失语”，这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混乱的突出表现。 此外，
“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支持中东地区逊尼派成立具有鲜明

人权性质的宗教组织，定期出版宣示人权、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刊物，同利比亚、叙利

亚等国内的反政府力量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勾连。 在这些组织的支持下，中东国家

一些反政府力量乘机打着示威抗议者的旗号，大肆进行民族分离活动，为中东伊斯

兰极端势力的回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导致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态和安全环境进一步

恶化。② 反政府的政治话语也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利用，以激发伊斯兰民众的

情感共鸣。③

第五，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借助跨国倡议网络影响中东人权非政府组织，弱化

其独立性并使其成为附属执行机构。 “国家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等国际人权非

政府组织与中东地区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始终保持着一种跨国倡议网络关系。 “人权

观察”、“大赦国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波黑战争、卢旺达冲突、中亚地区“颜
色革命”、科索沃战争中进行社会动员的经验，使其在埃及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跨国

环境与外部行为体角色”。 例如，“埃及变革运动（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领导人曾公开承认，该组织“之所以采取动员普通市民采取非暴力抗议的形式来反

抗政府”，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东欧和中亚地区社会运动，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底乌克兰“橙
色革命”和 ２００４ 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推翻政府经验的重要启发。④ 总部设在德国

的阿登纳民主基金“高举人权大旗，鼓动当地非政府组织对抗政府，引发了埃及、阿
联酋等中东国家的不满”⑤。 中东地区人权非政府组织先天发育不足，普遍面临经济

困难，主要依靠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援助来维系组织运转。⑥ 在中东剧变中，中东

人权非政府组织一方面以地方参与者的身份积极传递信息，大量转载和引用“人权

观察”、“大赦国际”的报道。 有分析指出，“由于当地信息的封锁，对政府的批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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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震：《它们一直在行动：中东剧变中的 ＮＧＯ》，第 ４６ 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ｉｄ Ｎ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６， ２０１１．
Ｄａｖｉｄ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ｒ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１５．
Ｎａｄｉａ Ｏｗｅｉｄａ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Ｋｅｆａｙ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４－２０．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ｈａｈ，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ｓｔ Ｄｉｍ Ｅｙｅ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ｕｍｕｌ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１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埃及成立的人权组织多依靠国外资金，如开罗人权研究协会（１９９３）、埃及妇女问题

中心（１９９４）、法律援助中心（１９９４）、埃及妇女权利中心（１９９６）、民主发展协会（１９９６），阿拉伯法官和律师独立

中心（１９９７）、犯人人权中心（１９９７）、人权保护地区计划行动者（１９９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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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８９％以上来自国外非政府组织”①。 另一方面，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监控、搜集本

国人权状况的资料和信息，对人权问题敏感区域进行调查研究，将获得的一手资料

提供给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一些穆斯林民众把当地的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称为

欧美人权组织在中东的‘复制品’”②。

三、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剧变中的行动特点

“人权观察”、“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等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剧变中将

自身塑造成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全球跨国倡议网络组织，其行动特点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查并曝光当地政府侵犯人权的各种行径。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利用自

身国际影响力雇佣专业的研究人员，成立研究小组，调查目标国侵犯人权行径，“揭
露警察局及监狱中的酷刑”③，并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向调查对象国施加国际压力。
“人权观察”的《全球年度报告》、“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大赦国际”的《大赦国

际年度报告》、“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新闻自由年鉴》等年度报告，都是通过对世界各

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曝光来制造舆论。 在中东剧变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曝光

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侵犯人权的状况，发布《中东地区人权特别关注报告》，
对利、叙两国施加外部压力。④ ２０１０ 年底和 ２０１１ 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先后发生动荡，
“人权观察”曾进入两国开展独立调查，派工作人员赶赴利比亚冲突前线进行调查采

访。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至 １１ 日，“人权观察”组织聘请两名人权研究专家和两名当地

人权非政府组织成员，前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调研，期间走访了两座关押反

政府示威者的监狱，并与当地官员就落实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利比亚人

权保护的声明开展对话。⑤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人权观察”组织在叙利亚政府军用

飞机轰炸阿扎兹（Ａｚａｚ）两小时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结果称有至少

３０ 人死于此次空袭。⑥ “在实地调查、了解利比亚战争人权状况的同时，这些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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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ｒｅｇ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ｕａｄ Ｍｋｅｈｅｎｎｅｔ， “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５．

吕耀军：《中东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特征与挑战》，第 ６９ 页。
“Ｗｈｅｎ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Ｓｔｏｐ？”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１，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ｅｎ．ｅｏｈｒ．ｏｒｇ ／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１１ ／ ｗｈｅｎ⁃ｗｉｌｌ⁃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ｔｏｒｔｕｒｅ⁃ｓｔｏｐ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ｋ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ｅｄｓ．，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６， ｐ． ２４．

“Ｌｉｂｙａ： Ａｌｌ Ｓｉｄ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ｒｗ．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２２ ／ ｌｉｂｙａ⁃ａｌｌ⁃ｓｉ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Ｓａｙ Ｍａｎｙ Ｄｅａ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ｉｒ Ｓｔｒｉｋｅ ｏｎ Ａｚａｚ，” ＢＣＣ，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１９２７９８１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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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组织还随时发布当地各类侵犯人权情况的消息、公布含有特定要求的声明以及专

门或综合的人权状况报告，以对相关方施加压力，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改善利比亚人

权状况。”①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调查对象国收集的信息往往会成为西方国家或联

合国人权机构评估有关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的主要资料和数据来源。②

第二，充分发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动员功能。 冷战结束后不久，“大赦国

际”、“人权观察”、“人权律师委员会”等组织合作建立了“数据自由网络”，该网站通

过设定特定话题吸引网民参与互动，炒作发展中国家失业、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

公等社会问题，企图激化当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在突尼斯、埃及、利
比亚的政治动荡中，以 ＹｏｕＴｕｂｅ、“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在国际人权

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中作用突出，尤其是在信息传播、草根动员、政治集会等方面的重

要性日益显著。③ 因此，西方将中东剧变冠之以“社交网络革命”或“脸书革命”等称

号。 “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中的人权活动家组成的埃及“新左

派”，不断向 ＹｏｕＴｕｂｅ、“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上传与“一·二五革命”相关的视

频、现场图片、新闻评论，通过与网民之间形成评论互动，构建出极富煽动性但又不

具备明显政治性的用户体验界面，吸引了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④ 叙利亚人权观

察组织承认其信息主要是基于 ＹｏｕＴｕｂｅ 图像而来，并没有确认信息来源的真实性。
埃及无党派人权组织通过社交网站与网民即时互动，传播政府军队射击平民的视频

画面。⑤ 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协助下，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中

第一个由崛起的公民力量———更确切地说是网民———推翻现政权的国家”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说，对人权组织发挥互联网在

埃及、伊朗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作用表示赞赏。⑦ 此外，一些国际人权非政

府组织还通过网络向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境内服务器或个人邮箱发送

所谓的“解密文件”和提供相关软件服务，提升人权组织的话语传播和影响力。
第三，诉诸国际司法，要求将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雇员

一般拥有较高的学历，团队整体法律素养高，具有丰富的国际诉讼经验，能够提供高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开盛：《来自西方的阴影？ ———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干预》，第 ２３１ 页。
孙茹：《人权观察》，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 页。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ｔｏｌｄ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ｒｔ Ｐｒ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ｄ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ｃ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Ｌｉｔ⁃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３， ｐ． ９．

Ｈａｚｅｍ Ｋａｎｄｉｌ， “Ｒｅｖｏｌｔ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６８， 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ｐ． ２０．
Ｌａｉｌａ Ｅｌ⁃Ｂａｒａｄｅｉ，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９， ２０１２， ｐ． ５９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ａｒｒ， “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ｂ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１１．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ｓ： Ｃｈｏｉｃｅｓ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ｍ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１５６６１９．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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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法律救济。 针对涉及大规模侵犯人权指控的国际申诉，非政府组织通常在搜集

可靠情报、准备法律文件方面比个人具有更大的团队优势。 人权观察专家理查德·
迪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ｉｃｋｅｒ）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对也门总统萨利赫、埃及总统穆巴拉

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大规侵犯人权的行为熟视无睹，那么其存在的意义必将受到

广泛质疑”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人权观察”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了其在利比亚实地调

查和采访期间获得的“重要证据”。 该组织基于利比亚政府明显的大规模侵犯人权

的事实证据，要求将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诉讼至国际刑事法庭。② 正是在国际人权非

政府组织的介入下，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卡扎菲及其子赛义夫、利比亚情

报部门负责人赛努西（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Ｓｅｎｕｓｓｉ） “阻止和镇压民众示威”，“杀害和迫害平

民”，并签署对三人的逮捕令。 在叙利亚危机中，“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向联合国

人权高专办提供了大量报告和视频资料，指责叙利亚政府在霍姆斯发起大规模镇压

行动，认为“其暴行已达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呼吁安理会将叙利亚情势移交国际

刑事法院。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肯尼思·罗斯（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ｔｈ）
呼吁将俄罗斯国有军火贸易公司罗索博龙出口公司（Ｒｏｓｏｂｏｒ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上诉至国际刑事法院，称该公司向“正进行危害人类罪行”的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
强调为叙政府提供武器可构成协助犯罪。④

第四，通过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 “国际

人权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刺激和调动公众，影响政府政策和行为。”⑤人权非政

府组织的活动和公众舆论是一种互动关系，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公关可以对公众舆论

施加影响，而公众舆论有利与否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人权非政府组织游说的效果。⑥

除影响公众舆论外，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还通过向有关政府、国际组织游说，实现对

相关国家外交决策的影响，继而达到人权活动的目的。 自中东剧变以来，“人权观

察”曾多次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指责穆巴拉克、卡扎菲及巴沙尔政府侵犯人

权，呼吁美国政府制定一套多边战略来处理中东地区的人权问题。 “自由之家”、美
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联合国和欧洲议会举行国际讨论会与听证会，大肆讨论地区国

家“被关押的勇敢者”，试图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并向当事国施加压

力。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大赦国际”在伦敦举行游行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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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ｙｄｉａ Ｐｏｌｇｒｅｅｎ，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Ｐｏｉｎｔ ｕｐ Ｆｌａｗ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７， ２０１２．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ｔｔｉｓｏｎ， “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５，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１， ｐ． ２７１．
王晓燕：《联合国人权专员吁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中国网，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０４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２０６７９３５．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Ｒｏｓｏｂｏｒ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ｙｒｉａｎ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ａ Ｔ．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ｌ Ｐａｓｏ： ＬＦＢ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ＬＣ，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８３－２８４．
周琪：《人权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８６ 页。



国际组织与中东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

出口武器，以避免武器被用来镇压民众抗议。 据《今日美国报》与盖洛普民意调查数

据显示，美国国内的人权非政府组织通过发布报告、举办分析会等方式，展示“利比

亚面临的可怕的人权状况”，激发美国民众支持政府采取必要行动的热情。 与人权

非政府组织存在紧密联系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 ４７％的民众认为奥

巴马下令攻击利比亚是对的，３６％认为是错的，２２％认为美军应立即撤退。① 此外，
美国国务院人权局在中东剧变中多次邀请人权非政府组织人士参加吹风会，１０ 多个

组织定期受邀就中东地区人权形势同政府人士进行协商。
第五，依据自身政治偏好，主动设置敏感议题，提升影响力。 在中东剧变中，国

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依凭自身偏好，侧重“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往往忽视其背后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②。 包括“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在内的国际人权非政府

组织对冲突双方的调查，“往往只集中在免受国家侵扰的自由权、民主参与权等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而有意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权利”③。 换句话说，在
“人权观察”、“大赦国际”这类组织看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远高于经济、社会和文

化等发展权利，这种不平等关系始终贯穿于这些组织对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观察

视角。④ 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表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实现

政治权利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些权利，基本的人权保障便无从谈起。 “人权非政府组

织的目标及活动范围越广泛，它们作为客观观察者的特殊地位就越会受到政治目的

的破坏，甚至是被取而代之。”⑤例如，“大赦国际”当前的重点目标已转变为寻求释

放政治犯，为所有政治犯争取公平审判。 在中东剧变中，“大赦国际”动员宣传舆论，
追求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公平审判，要求释放被政府关押的所有参与游行示

威的反对派人士，抗议对反政府人士实施酷刑，监督执政者权力的使用范围。 上述

议题在冲突时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容易引发冲突进一步加剧。
最后，难以摆脱背后的西方政府的影响。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９·１１”事件后出

现“大改变”，很多非政府组织表现出“国家情结”，与美国有线新闻网一同承担起“美
国责任”。⑥ 人权非政府组织受到政府的资助，其行动的自主性自然受到影响。⑦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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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国际”①等极少数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外，很多人权非政府组织仍需要政府的

公共资金支持才能维系运转。② ２００２ 年美国实施“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其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拨巨款资助中东各国致力于人权和善治的非政府组织”③。 美国和平研究

所、“自由之家”、国际共和研究所、开放社会基金会、素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同

美国政府积极开展合作，大力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主动承担“改造

任务”，扮演“民主改革”的“急先锋”角色，向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国家形形色色的反

对派提供“民主改造方案”和“民主技能培训”。④ ２００９ 年，欧盟拨款 ５００ 万欧元支持

叙利亚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⑤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时任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

宣布，“自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美国政府陆续向在埃及活动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提供

资金资助，总额已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⑥。 埃及《金字塔报》指出，“美国向人权非政

府组织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资助，是以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为目标，大力支持埃及反政

府力量的民主行动，广泛传播西方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⑦。 埃及投资与国际合

作部部长阿布·纳加（Ａｂｕｌ Ｎａｇａａ）表示，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６ 月，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

埃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约 １．７５ 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援助，是之前四年总额的 ３
倍之多。⑧ “现在回顾‘阿拉伯之春’，虽然美国民主促进战略投入资金与五角大楼

相比微不足道，但在煽动抗议者走上街头方面，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五角大楼。”⑨

２０１５ 年，叙利亚难民危机愈演愈烈，欧洲国家深受影响，在此背景下，“大赦国际”配
合欧洲国家政府大肆炒作“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巴林六国对叙利亚

难民的安置数量为零”􀃊􀁉􀁒，试图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表 ２　 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援助与民主促进战略投入比较（单位：百万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军事援助 ３８ ３９ ４２ ４６ ４５ ５３

民主促进战略投入 ３ ９ ６ ５ ７ ４

数据来源：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５，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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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本应是非政治性、非营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独立的

民间组织。 但在中东剧变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支持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反政府活

动的现象随处可见，其背后有西方国家政府的授意和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人

权非政府组织煽动地方民众进行政治抗争、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行为“实际上已沦

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实施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工具”①。 中东历来

是各种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经历

政权更迭或陷入长期动荡，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甚至恐怖主义势力打

着“维护宗教信仰，促进当地人权发展”的旗号，或多或少利用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的活动主张，为地区安全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处理国际关系，需要谨慎的原则，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当地国的活动，同样应

遵循谨慎的独立原则，真正发挥促进当地人权发展和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避免沦

为大国外交的工具。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也需要直面自身存在的人权发展问题，通
过改革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社会矛盾的隐患，依法引

导规范西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防止人权非政府组织成为颠覆或变革现有社会

秩序的力量，引导其成为有益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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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① Ｅｌｉｅ Ａｌ⁃Ｈｉｎｄｙ， “Ａｒａｂ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ＮＧＯ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ｏｎ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ｄａｙｔｏｎ．ｅｄｕ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 ２０１３ ／ ｎｅｗ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